双胞胎姐妹
 
第一部分
 
在纽约的交通流量以下垂的马车的速度移动的时候，当社会在音乐学院赞扬克里斯汀·尼尔森，并在哈佛学校的日落在国家设计学院的墙壁上沐浴时，一个不显眼的在一个单一的展示窗口的商店是密切和有利地知道与季节广场接壤的季度的女性人口。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商店，在一个破旧的地下室，在一条小路上已经注定要下降; 和从窗格后面的杂项显示，以及符号的简洁性（仅仅是黑色地面上的斑点黄金的“双胞胎姐妹”），这个未经批准的猜测业务的确切性质将是困难的在内。 但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名声纯粹是当地的，其存在所依赖的客户几乎先天地意识到在边缘姐妹身上找到的“商品”的确切范围。
 
旁边的姐妹们把地下室吞没的房子是一个私人住宅，里面有一个砖头，一个薄弱的铰链上有一个绿色百叶窗，一个打扮者在商店上面的窗户上的标志。 在其三层楼的每一边都站立着较高的建筑物，棕色石头，裂缝和气泡的前方，铸铁阳台和扭曲的栏杆后面的猫头鹰草坪。 这些房子曾经是私人的，但是现在一个便宜的午餐室装满了一个地下室，而另一个则宣布了自己，超过了把它的中央阳台绑在一起，就像门多萨家庭旅馆一样。 从区域门口的垃圾桶的长期群集以及窗户的窗户模糊的表面显而易见的是，经常门多萨酒店的家庭并不严格， 尽管他们毫无疑问沉迷于他们负担得起的多少苦心，而且更多的是他们的房东认为他们有权表达。
 
这三座房子相当体现了街道的一般特色，随着东方向东延伸，迅速从 ，，，，，， 男人和苍白的小女孩与破碎的水罐。 街道中央充满了不规则的凹陷，适应于保持长长的漩涡的灰尘，稻草和扭曲的纸张，风起来，悲伤的长短不一而足; 一天结束的时候，交通活跃的时候，裂缝路面形成了彩色的手提纸，番茄罐盖，老鞋子，雪茄和香蕉皮的马赛克，一层泥土粘在一起，或者在天气确定的情况下，粉尘粉碎。
 
从这种令人沮丧的浪费的沉思中提供的唯一避难所是旁遮普姐妹窗口的视线。 它的窗格总是很好洗，虽然他们的人造花，扇形法兰绒，电线帽框架和自制的蜜饯的罐子的显示，有一个不可定义的灰色色调的物品长期保存在一个博物馆，窗户透露了有序柜台和白色洗墙的背景，与毗邻的肮脏形成鲜明对比。
 
双胞胎姐妹以其繁荣繁荣的商店和内容的整洁感到自豪。 这不是他们曾经想象过的那样，但是尽管它提出了一个缩小的早期野心的形象，但却使他们能够支付租金，保持自己的活力和债务; 而且很久以来，希望越来越高。
 
然而，现在，然而，在他们的时间里，有一个不够明亮的，被称为阳光明媚的，而是有时结束一天暴风雨的银色暮光之城。 这个时候，公司的长老安伊丽莎，在一个一个晚上坐在一个卧室，厨房和客厅，她的妹妹的后房，一直很享受。 在商店里，百叶窗已经被拉下来了，柜台清理了，窗户里的货物上盖着一张旧纸， 但是店铺门口仍然解锁，直到已经把包裹带到染色机上，应该回来。
 
在后面的房间里，一个水壶在炉子上冒泡，并且埃里扎已经在中心桌的一端铺了一块布，放在绿色阴影的缝纫灯附近，两个茶杯，两个盘子，一个糖碗和一块的馅饼 房间的其余部分仍然保持着一个绿色的阴影，其中谨慎地掩饰了一个老式红木床架的轮廓，一个年轻女士的色彩在晚礼服上被 地盯着一个以照亮的字母描述的碎片年龄的摇滚; 而对于无遮盖的窗户，黄昏时，两把摇椅和一台缝纫机被映衬。
 
安妮·伊丽莎（ ），她小小的，习惯性的焦虑的脸部变得非常平静，她的紫色的头发上闪闪发光，在灯下闪闪发光，坐在桌子旁边，穿上了她一贯愚蠢的审议，物品裹在纸上。 现在，然后，当她挣扎的字符串太短了，她想到她听到了门店的点击，暂停听她的妹妹; 那么，没有人来了，她伸直了眼镜，并与包裹重新冲突。 为了纪念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她穿上了双色和三重黑色的丝绸。 年龄，同时赋予这件服装一件值得复兴的青铜的勋章，剥夺了佩戴者的拉斐尔前的人物曾经能够印象的任何曲线， 但这种僵化的轮廓给了它一个神秘的空气，似乎强调了这个场合的重要性。
 
因此，在她的圣礼黑丝绸中，一小撮花边翻过衣领并用马赛克胸针扣紧，她的脸色平滑与她的衣服和睦相比，埃里扎看起来比柜台背后十岁，热和负担的一天 因为她和她的衣服有着相同的磨损和光滑的一面，所以她的大概年龄就像黑色丝绸一样难以估量。 但是粉红色的淡淡色调仍然留在她的脸颊上，如日落的反射，有时候在西方漫长的一天结束了。
 
当她将包裹捆绑到她的满意之中，并在她妹妹的盘子的对面放置了一个精确的准确性，她坐在窗外靠近一个摆放着摇摆椅的空气中。 一会儿，店门打开，进了。
 
比年长一点的年轻妹妹有一个更明显的鼻子，但嘴巴和下巴的斜坡较弱。 她仍然允许挥舞着她苍白的头发的轻浮，其紧凑的小山脊，像亚历山大雕像的发束一样僵硬，在一个点缀的面纱上被平坦化，终于在寒冷的红鼻子的尖端。 在她的短外套和黑色羊绒裙子中，她看起来被单独地夹住并褪色; 但似乎有可能在更快乐的情况下，她仍然可以温暖相对的青春。
 
“为什么，埃里扎，”她以一种薄弱的声音叹了口气，慢慢的说，“世界上你有什么最好的丝绸？”
 
安妮·伊丽莎一脸腮红，使她的钢眉眼镜不协调。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应该，我不知道，不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吗？ 她用惯性压抑的情绪尴尬地伸出双臂。
 
埃维琳，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姿态，把夹克从她狭窄的肩膀上摔回来。
 
“哦，，”她说，不那么吝啬。 “我想我们最好放弃生日，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保持圣诞节。”
 
“你没有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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